


狗日的粮食

作者：刘恒
日后人们记起杨天宽那天早晨离开洪水峪的样子，总找不到别的说法

儿。他们只记住了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顶重要的一件事。
“他背了二百斤谷子。”
这没滋没味儿的话说了足有三十年。它显不出味道是因为那天早晨以

后的日子味道太浓的缘故。
杨天宽是趟着雾走的，步子很飘。他背着花篓，篓里竖着粮袋，鼓的。

这些都陷入白烟，人们疑心他背着空篓。但他前几日的确跟各家借过粮食，
谷子的用处也吞吐着挑了。他走得健就是因了这个。

人们却只说：“他背了二百斤谷子。”把一个火烧火燎的光棍儿汉说得
丢了份量。

杨天宽驴一样把谷子背到那地方，脸面丢尽了。不会说话，只会吐气，
眼一劲儿翻白，晕噎中那个男人问他：“新谷？”

他点头，甩一帘汗下来。那人身后立一匹矮缧儿，也不计份量，只掂
了掂就用肩一顶，将粮袋拱到骡鞍上。

“妥了，兄弟歇着。”
那人一笑，便牵了骡走。骡屁股后面就移出了一个人，站在那儿瞭他。

杨天宽只对了一眼，不敢看了，有心去宰走了的男人，又没有力气。他叹了
一口气。这声长叹便成了他永远扔不脱的话柄。

丑狠了。二百斤谷子换来个瘿袋。值也不值？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
值，总归是有了女人。于是他领了女人上路，光棍脑袋细打路的尽头那盘老
炕的主意。事情比他想的来得快，女人有火。

你的瘿袋咋长的？”出了清水镇的后街，杨天宽有了话儿。
“自小儿。”
“你男人嫌你⋯⋯才卖？”
“我让人卖了六次⋯⋯你想卖就是七次，你卖不？要卖就省打来回，就

着镇上有集，卖不？”
“不，不⋯⋯”女人出奇的快嘴，天宽慌了手脚，定了神决断，“不卖！”
“说的哩。二百斤粮食背回山，压死你！”女人咯咯笑着瞭前边去，瘿袋

在肩上晃荡，天宽已不在意，只盯了眼边马似的肥臀和下方山道上两只乱掀
的白薯脚。

“瘿袋不碍生？”天宽有点儿不放心。
“碍啥？又不长裆里⋯⋯”女人话里有骚气，搅得光棍儿心动，“要啥生

啥！信不？”
“是哩是哩！”
最后是女人到坡下小解，竟一蹲不起，让天宽扛到草棵子里呼天叫地

地做了事。进村时女人的瘿袋不仅不让天宽丢脸，他倒觉得那是他舍不下的
一块乖肉了。

那时分地不久。杨天宽屋里添了人，地数就不够，村里把囫囵坨两亩
胡萝卜地拨给了他，地很肥，可是路远，是日本人在的时候游击队烧荒撂下



的，多年不种了，天宽性子钝，人人不要的地给了他，也嚼不出啥，苦着脸
忍了，女人却不，爬到猪棚上骂街。

句句骂的猪，可句句人不要听，唬得村干部谁也不敢露脸。
“猪哩，哪个托生的你呀？你前辈造了孽，欺负我家男人，今世你可美

了吧？哼哼啥，看老娘拉屎给你吃，你是个臭了心肝的⋯⋯”
人们只知道天宽娶了个瘿袋婆，丑得可乐，却不想生得这般俐口，是

个惹不得的夜叉，都不敢来撩拨了。天宽也由此生出一些怕来，女人的瘿袋
越哭越亮，圆圆的象个雷，他便矮下三寸去，觉着自己做个男人确是活得不
带劲，比不上这娘们儿豁爽。他灶间里舀一瓢水，哀怯怯地劝她。

“累着，行啦⋯⋯下来喝。”
“你哑啦？尿挤不出一星，屁崩不来一个，？的你！我下去你上来，你

给我吆喝，给我日他欺人精的祖宗⋯⋯”
天宽搀女人进屋，愁得苦。这女人是个混种，以后的日子怕难得好过。

但是，凭怎么骂，女人还是女人，身条儿和力气都不缺，炕上也做得地里也
做得，他要的不就是这个么。

女人果然勤快。扛了镢头、吃食，在囫囵坨搭个草棚，五宿不下山。
白天翻坡地的黑土，两口子一对儿光膀，夜里草铺上打挺儿，四条白腿缠住
放光。不下三日天宽就蔫了，女人却虎虎不倦，净了地留丈夫在棚里养精，
独自下山背回一篓一篓的山药种。种块切得匀，拌了烧透的草灰，两？一颗
掩进松软的泥土。这女人很会做。

秋后天宽家收的山药吃不清了。叔伯兄弟杨天德口儿众，四个娃儿，
谷子又没有长好，天宽有心接他。

“屁话，饱日不思饥，你不怕我还怕日后饿煞哩，他吃自己种去⋯⋯”
女人挡了他，在屋后掘了一口大窖，把黄皮山药鸡蛋似的堆成小山，

封了。她嘴伤人，心也伤人。天宽在乡人面前抬不起头，但他心里有数，女
人侍他不薄。两口子熬日月，有这个够了。

以后他们有了孩子。头一个生下来，女人就仿佛开了壳，一劈腿就掉
一个会哭会吃的到世上。直到四十岁她怀里几乎没短过吃奶的崽儿，总有小
小的黄口叼她小萝卜似的奶头儿，吃饱了就在瘿袋上磨嫩牙，口水、鼻涕蹭
她一脖儿。

她奶水一向充足。伏天吃饭，天宽蹲北屋檐下，她在灶间门口，孩儿
玩她奶子弄不对付了，只需一压，一股白溜溜的长线能嗖地挂到天宽碗里去。
两口子闲时打趣，奶柱儿时时滋得天宽眼珠麻痛。这些都成了男人的骄傲。

但是，女人到底不是奶牛，孩儿们也不是永远不大。他们要吃，孩儿
们也要吃，大小八张嘴，总得有象样的东西来填塞。天宽起初只尝到养孩儿
的乐趣，生得一多就明白自己和女人一辈子只在打洞，打无底洞。一个孩儿
便是一个填不满的黑坑。他们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锅里的玉米粥就稀了，
并且再没有稠起来，到第四个孩儿端得住碗，捏得拢拢子，那粥竟绿起来，
顿顿离不开叶子了。

孩儿们名字却好，都是粮食。大儿子唤做大谷，下边一溜儿四个女儿，
是大豆、小豆、红豆、绿豆，煞尾的又是儿子，叫个二谷，两谷夹四豆，人
丁兴旺。可一旦睡下来，撂一炕瘪肚子，天宽和女人就只剩下叹息。

几个孩子舌头都好，长而且灵活。每日餐后他们的母亲要验碗，哪个
留下渣子就逃不脱骂和揍：“就你短舌，舔喽！”



脑勺上挨一掌，腮上掉着泪，下巴上挂着舌，小脸儿使劲儿往碗里挤，
兄妹几个干得最早、最认真的正经事就是这个。外人进了天宽家，赶巧了能
看见八个碗捂住一家人的脸面，舌面在粗瓷上的磨擦声、叭嗒声能把人吓一
大跳。

天暗得看不清人形了，天宽常常顶着星星去串户。他拎一个小口袋，
好象提拎着自己的心，又羞又慌，碰上不肯借粮给他的，他就恨不得整个儿
钻到破口袋里去。洪水峪奸人少，没有借过粮给天宽的人不多，天德要算一
个。

“你借不给，让瘿袋来！”
叔伯兄弟说出这个，天宽料定早年山药蛋的帐还未结，只好呐呐地走

开，传话给女人，她就骂：“这算一个爷的种？日歪了的！”
出不够气，她便到天德菜园儿里将白日瞄下的一颗南瓜摘来，放了盐

煮，待天德在菜园儿里揪着秃秧跳脚，天宽的孩儿们已经拉出了南瓜籽。
一家人就这么活。
女人姓曹，叫什么谁也不知。她对人说叫杏花，但没有人信。西水那

一带荒山无杏，有杏的得数洪水峪，杏花是她嫁来自己捡的名儿，大家还都
说她不配，因此不叫。人们只叫她脖上的那颗瘤，瘿袋！

她的西水口音短促、尖厉，说快了能似公鸡踩蛋儿，咕咕咯咯的满是
傲气，人们觉得这种嘴只配骂人。她又的确会骂，骂起来脏字连珠，恍惚间
一跃而为男人，又比一般男人多着胆量和本事能让对手或与对手有关的一切
女人受辱，不管她活着还是在坟里。

这里男人打老婆是一顿饭，常事，她来了就造出天宽这货，让老婆
揪住耳朵在院里打悠儿。这又是西水的习气，人们简直近不得她，当她是西
水的母虎。

生红豆那年，队里食堂塌台，地里闹灾，人眼见了树皮都红，一把草
也能逗下口水，恰逢一小队演习的兵从山梁上过，瘿袋抱着刚出满月的红豆
跟了去，从驮山炮的骡子屁股下接回一篮热粪。天宽见了在阳儿里晒，真把
它当了粪，拎起来倒猪圈里。瘿袋见了空篮，从屋里跳出来就给他两嘴巴：
“瞎了你的！我闻骡子屁都不嫌，你看一眼就嫌它？你自己拉！自己拉一锅
能熬的来，能煮的来⋯⋯”

谷子豆子们看着父亲让巴掌抡得转圈儿，好一阵挣扎才稳下来。墙头
上有几个脑袋在笑，叹气。她不是母虎又是什么！但人们又发觉她夹着细筛
到河里去了。

骡粪沾了猪圈的脏味儿，淘得不能不细，草棍儿和渣子顺水漂去，余
下的是整的碎的玉米粒儿，两把能攥住，一锅煮糟的杏叶上就有了金光四射
的粮食星星，一边搅着舌头细嚼，一边就觉得骡儿的大肠在蠕动，天宽家吃
得惬意，女人是好的，天宽用筷子在打肥的腮上拨，这么想。乡人们只好沉
默，百孬不如一好，这娘们儿坏得不透。

那年头天宽家坟场没有新土，一靠万幸，二靠这脏嘴凶心的女人。
日子苦，但让她得些怜悯也难。她做活不让男人，得看在什么地界儿，

家里不消说了，推碾子腰顶主杠，咚咚地走，赛一头罩眼牲口，能把拉副杠
的小儿小女甩起来；从风火铳背柴到家里，天宽一路打六歇，她两歇便足了，
柴捆壮得能掩下半堵墙；担水一晨一夕十五担，雨雪难阻，五担满自家的缸，
十担挑给烈属、军属，倒不是她仁义，而是每日四个工分诱着。地里就不同



了，一上工立即筋骨全无，成了出奇的懒肉，别人锄两梯玉米的工夫，她能
猫在绿林深处纳出半拉鞋底，锄不沾土；去远地收麻，男背八十，女背五十，
她却嫩丫头似的只在胳肢窝里夹回镐把粗的一捆。

“瘿袋长到屁股台儿了，背不得？”队长怨她。
“背不得，我腿根子夹着你的哩！”
“… … 你篓儿倒不空。”
“空了不饿死你六个小祖宗？亏是天宽揍下的，你的种儿你敢说这

个？！”
她笑得野，队长扯眉无话。她篓里是半下子泉里泡过的麻麻棵儿，绿

格盈盈叶香，单等着掉锅里煮了，别人歇晌她不歇，草坡上乱扒图的就是这
货，是村旁山地难得一见的野菜呢！队长能说什么？怪不得，自然地敬不得，
还不由她去！

怪不得不只一项。她身上有口袋，收工进家手不知怎么一揉，嫩棒子、
谷穗子、梨子、李子⋯⋯总能揪一样出来。日积月累，也不能说是个小数目。
但谁也逮不住她，不知道口袋在什么方。有猜在裆里的，虽说是老娘们儿终
究不是可探的地方，证实不易。

或许又是人家不愿逮她罢了。天宽未必明白小秋收的底细，他只明白
起初女人只是嘴坏些，有了孩儿，肚子一紧瘪，她的手便也坏了。不能说，
他嘴打不过她，手打怕也吃力。

况且养一堆活口，女人的本事哪一样都是有用的。
这爪子就难免四处撒野。
邻家靠院墙搭了葫芦架，水汪汪一棚嫩叶，几朵白花挤到墙头这边来，

绿豆和二谷伸着小手去够。
“看落了！让它长⋯⋯”瘿袋有了心思，也不说。白花枯后，茎上吊了

拳大几颗蛋蛋，吹气似的胀起来。邻家女人也是精明的，趁瘿袋上工溜进来，
用荆条圈将葫芦一一托牢，既免了坠秧，又宣白了它们的主人。瘿袋只当无
事，邻人扒墙头窥动静，她就背身藏住冷笑，滴水不露。

葫芦大了，估量着搀俩茄子已够吃一天，瘿袋便刮北风似的割了它们。
依旧是煮，然后骂也依旧，邻家的嫩崽打了先锋骑墙头日偷儿的娘。这边就
威凌凌杀出了瘿袋。不骂人，只骂葫芦。骂得很委屈，葫芦成了骚娘们儿，
把漂亮身子递过墙，将清白的瘿袋勾引了。

“心肝葫芦肉儿，你天生是个招人日的货哩，明儿个记着，有骚憋自家
院儿里，便宜自个儿留着⋯⋯”

声气儿顿消，邻家女人羞得只剩下拔秧的力气，把一棚葫芦扯散了，
吃亏的都说，西水的娘们儿不是个人。天宽也觉得女人八成是着了魔。

那一年粮食又不济。可二谷都七岁了呀！魔鬼附体的日子没个休、没
个休。

天宽五十了，闹不清自己是怎么长的，也闹不清自己肚里是什么下水。
人呆得象个木桩，横炕上总打不住要想年轻时那沉甸甸的二百斤谷子。鼠子
凉酸，哀气也跟着涌，一声叠着一声。

“哀啥？见我那天就打哀声，半辈子也下来了，我亏了你没？”
“不亏，不亏！”
俩口子捂一床破絮无事可做。早年几句话逗下来，天宽就能折腰腾身，

压女人一身腥汗。如今不行了，女人的屁股他看都不要看，况且又有满满一



炕大的小的孩子，大谷大豆怕已听不得爹娘喘气。
最后一次是在园子里，黄瓜架后边。俩人在月亮底下办事，不紧不慢

做得渐浓，瘿袋就开了口：“明儿个吃啥？”
天宽愣住了，“吃啥？”自己问自己，随后就闷闷地拎着裤子蹲下。好

象一下子解了谜，在这一做一吃之间寻到了联系。他顺着头儿往回想，就抓
到了比二百斤谷子更早的一些模糊事，仿佛看到不识面的祖宗做着、吃着，
一个向另一个唠叨：“明儿个吃啥？”

“你说吃啥哩？”他问瘿袋，不论月光把她粗皮照得多么白细，他算彻
底失了兴趣了。

“子。”
“哪儿拾的。”
“鞍子房。小豆眼快，这丫头出息了。”
“… … 仓库后头地里有鼠坑儿，怕能掏下正经粮食。”
天宽认真琢磨耗窝儿的走向。从此清心寡欲，与女人贴肉的事算淡了。

瘿袋也到了日子，仰炕上不再向他伸手。
吃啥？细想想，祖宗代代而思的老事，俩口子可是一天都不曾怠慢过。
女人日见憔悴。如虎也是病虎了，急躁中添了忧伤。瘿袋有了皱儿，

再不似亮亮的粉红气球，骂人时也鼓不起来。
天宽呆想：操心操够了吧？看看六个孩儿个个饿相，大的小的都有舔

鼻涕的病，心里就有了火苗，燎着熏着朝上顶。
他想逮上活的揍一顿，揍死它！
绿豆退学、二谷上学那年，洪水峪日子不坏。虽说新崽儿不在这家就

在那家哇地降世，人均土地已由九分降到七分，但返销粮是足的。家家一本
购粮证，每人二十斤，断了顿儿就到公社粮栈去买。夏粮绿在地里时辰，山
道上总有拎着空的鼓的口袋的人，来回踟蹰地走。那天早上瘿袋挑了八担水，
留七担晚上挑，伺候鸡、猪、人吃了，便掖着购粮证离了家。出村的时候，
凡见她的人都觉得她气色不坏。过后人们才明白，凶人善相不是吉兆。

公社粮栈柜台外边挤着人，虽挤倒并不显得怎么饥饿，瘿袋捏着空口
袋，发现钱和购粮证一并丢掉了。生就的急性子，当即便嗷地怪叫一声，跌
倒地上吐开了沫儿。买粮的卖粮的四下里围住，看那有趣的瘿袋在她胸脯上
滚来滚去，人人探个鸡脖儿，眼也都乌鸡似的鼓出来。粮栈一个人物拨不开
人，拿腔儿抓调儿地念出一段语录，说的是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
什么目标共同走到这地方来了，意思是他要挤进去⋯⋯帮助帮助，那时候兴
这个，而且管用，于是人们闪一条缝出来。他看明白了，到柜台后里端出个
大茶缸，含一口水漱了漱嗓子，然后喷到瘿袋脸上。几口刷牙水浇下来，她
嘴不抽抽了，眼却愣直。

“哪村的？”
“丢了。”
“姓啥？”
“丢了。”
“啥丢了。”
“丢了丢了⋯⋯丢了⋯⋯”
女人撒了癔症，围的人更添趣味，那人加倍逞能，逮住人中狠掐，嘿

嘿着：“丢不了，你过来呗！”瘿袋乱扑愣，终于尖嚎“日你娘！”她爬起来，



夺路而去。
瘿袋哭软了，一辈子刚气，不知哪儿积了那么多泪。她打了两个来回，

把十几里山路上每块石头都摸了，又到灌木林儿里脱光，撅着腚撕衣裳补丁，
希望里边藏点儿什么。

有了月亮她才进家，油灯底下天宽在吸烟袋锅，旁边炕桌上给她晾着
一碗稀粥。她盯住那碗粥愣了神儿。

“娘，快吃粥！”二谷蹦过来拽她。
“不吃，再不吃啦⋯⋯”女人猫似的。
天宽一下子知道出了事。一边问，一边就有火苗在心里拱，手巴掌打

着抖没处搁没处放，女人不曾现过的软弱使他勇气陡升，人有了胆了不得！
“败家的！”
他吼一声，把粥碗往地下一砸。
“吃货！”
一辈子没这么痛快过。
“丢了粮，吃你！老子吃你！”
说着说着就管不住手，竟扑上去无头无脸一阵乱拍，大巴掌在女人头

上、瘿袋上弹来弹去，好不自在。乡人们蹲在夜地里听，明白瘿袋的男人又
成了男人，把女人的威风煞了，半世里逞能扒食，却活生生丢了口粮，这是
西水女人的造化。天宽，往死里揍她！

正揍得紧，一声长号让他悬了手。
“天爷，哪个拾了粮证，让他给我家还来呀，我的粮唉⋯⋯”
这歌是复调，一遍一遍唱。月亮把那脖上的瘿袋照成个白球，在黑院

里闪。天宽撸一把酸鼻涕，点个马灯拎着去了。
有睡不实的乡邻，半夜里听到瘿袋到水泉担水，白薯脚在石板上踏踏

地蹭，又听到蒜臼响，响得很脆，啪啪的象是硬壳碎了。以后就没有声音。
天宽趴在山道上拿马灯东照西照的时候，他女人卧在席上服了苦杏仁

儿。天上有不少星星，眨着眼冷冷地瞧着他们。
天宽耗尽了灯油回家，隔二里地就听到村里有惨哭。是自己那窝粮食

在响。院子里嘈杂，豆子们从门里滚出来迎他：“爹，快看娘！”他一听就怕
了，硬挺着踱到炕前，老娘们儿丑脸歪着，还有气，只是喘得骇人。他从二
谷手里接过碗来，在粗瓷儿上抹下一指杏仁儿渣子，这才记起她一天不曾吃
什么。她再不想惦记吃，所以她就吃了这个。

一辈子不饥，天宽也有吃的意思了。
黎明时分，一扇门板离了村庄。几个邻家后生抬举着，瘿袋高高地睡

在上边，眼脸发荣光，大谷在前头引路，天宽由叔伯兄弟天德陪着殿后，一
行人在雾里向山下滑。天宽迷迷登登走路，恍然回到差不多二十年前的那个
早晨，但二百斤谷子正沉得把他压扁，压做薄薄的骨饼。

大谷唤他：“爹，娘有话！”
门板撂稳，天宽把耳朵凑上去。听不清，他扒拉一下瘿袋球，挨她嘴

近些。
“狗日的！”
静了半天，又吐出两个字。
“粮⋯⋯食⋯⋯”
天宽赞同地点点头，很悲哀。他在女上头发上摸了一把，最后一把。



门板将要漂出山谷时，大谷把天德的儿子换下小解。那小子绕到大石
头后面哗哗地撒了一通，接着便狂叫，蛇啃了似的。天宽赶来，只一眼就
上了那个皮筋扎紧的包包。它躺在石根子那儿，几束草掩着，象块灰石。
两尺开外有两节不大新鲜的绿粪，是人的。为什么绿，天宽明白。但他分明
已完全糊涂，傻了似的看看这、看看那，脸上迅即失了血色。

脏物如有幸石化，将使后世的考古学者出丑。他们将陷入历史的迷宫，
在年代和人种问题上苦苦纠缠。

瘿袋却是离去了。天德的儿拾了布包抢功：“婶子，天爷还你粮证哩！”
她两目圆睁，阔嘴微开，大瘿袋亮着黄光，仿佛对突如其来的窝心事儿大吃
了一惊。

“婶子，你！”
“闭你娘的嘴！”
天宽吼过侄子，大谷便哭了。天德喘儿子一脚。看看人确是没了气，

又赶上去踹儿子一脚，天宽也就下了泪。他收了布包，把女人身下垫的麻袋
抽一条出来。卫生站不必去，粮食不能不买。余人抬了瘿袋回头，俩口子一
硬一软算是暂且分了手。

一袋粮食买回，刚够助丧的众乡亲，饱食一顿，天宽的一家自然也扎
进人堆抢吃，吃得猛而香甜。他们的娘死也对得起他们了。

“明儿个吃啥？”
夫妻合谋的事，剩天宽独自苦想，他深知了女人的不易。夜里头赤条

条翻身，被里的空儿叫他心痛，接着就有女人脆响的脏话传：“狗日的⋯⋯
粮食！”

这仁义的老伴儿竟去了。
洪水峪少了母虎，清静了，也寂寞了。听不到她公鸡踩蛋儿似的骂声，

日子便过得不够紧迫，谷子豆子们摆脱了母亲的淫威，活得反而快活起来。
岁月毕竟是一天一天不同，个个肚子大了不止一倍，却大抵充实得可以。

如今杨天宽六十多岁了，仍旧慈眉善目，老娘们儿似的低声细气。他
一辈子没有逞过大男人的威风，也许试过一次，但只一次便要了老婆的命。
到承包的田里做活，时时要拐到坟地里去，小心拔土堆旁的杂草，他好悔！

孩子们可没有什么债务，他们几乎将母亲忘却了。认真回想一番，也
无非更加肯定那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二谷念高中时翻过一本医书，发现瘿
袋即是“甲状腺肿大”之类，于是母亲就脖上吊着个肉球在他脑海里走。虽
说只是一闪，也算有了一份想念，不能说是不孝的了。大谷、大豆、小豆们
都有了孩儿，他们的孩儿是不耍苦杏核儿的，可见有些事他们也还记着。

老辈儿人却爱讲瘿袋的故事。开头便是：“他背了二百斤谷子。”语调
沉在“谷子”上，意味着那不是土、不是石头、不是木柴，而是“谷子”是
粮食，是过去代代人日后代代人谁也舍不下的、让他们死去活来的好玩意儿。

曹杏花因它而来又为它而走了，却是深爱它们的。
“狗日的⋯⋯粮食！”
哪里是骂，分明是疼呢。是不是骂，骂个谁，得问在她坟上� � 的天

宽，老家伙心里或许明白。
(选自《中国》1986 年第 9期)
《狗日的粮食》作者刘恒，1954 年生，北京人。70 年代末开始文学创

作。因发表风格独特的《狗日的粮食》而引起文坛关注。此后，就发表了《白



涡》、《虚证》、《伏羲伏羲》、《教育诗》、《黑的雪》、《逍遥颂》等中长篇小
说，已有五卷本《刘恒自选集》问世。刘恒小说以写农村生活居多，中国农
村的过去和现状，农民的生存问题及土地问题是他着力表现的对象。他笔下
的人物虽也写得相当生动，但他创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塑造典型人物或典型性
格，而是要通过对某个富于意味的农民形象及其一生的描写来折射时代的面
貌，并从中揭示出富有启示意义的主题。因此，刘恒在创作中总是侧重于把
人物作为类的存在进行考察，进而对人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以及人
的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障碍进行深入的探究。他的作品显示了新写实主义小说
共有的特色。

《狗日的粮食》讲述了一个在特殊年代里发生的有关粮食的故事。洪
山峪的农民杨天宽用二百斤谷子买来媳妇瘿袋，而后生育了六个用粮食命名
的儿女。但他们的生活却始终与饥饿相伴。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瘿袋一有机
会就去扒偷粮食，全然失却了羞耻之心。但这个逞强了一辈子的女人最后却
因丢了购粮证而寻了短见。

民以食为天。吃，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物本能，粮食也就必然地成了人
生存的最基本的需求和条件。小说从“粮食”这一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入手，
用它观照杨天宽一家所走过的单调而又艰难的生活道路。一方面，反映人因
粮食的匮乏而产生的向生物性的退化，体出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另一
方面，由于作品所表现的这种退化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和环境之中
的，因此就使得小说在表现人的生物本能的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性内
容，包含了对于造成这种退化的社会历史关系和环境的否定与批判。

在当代文学中，《狗日的粮食》是较早的一篇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宏观
角度去描写农民的作品。在“十七年时期”，作家们注重的是农民的政治、
阶级和社会属性，直到新时期，文学创作才打破了以往那种单一的阶级分析
模式，开始注重对农民的文化属性的发掘与表现，写出农民作为社会的人的
复杂性。而刘恒笔下的农民则在此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一步，即进入到了对农
民自然属性的把握与表现。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农民自然属性的表现并不是
仅仅在社会属性之外添加一些“食色”之类的人性表现，而是把人的社会属
性与人的自然属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人的自然本能中显示出其历史发展
的鲜明特征，从而达到了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的完整统一。而富于个性的语
言系统和叙述手法，又使这一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文体风格和艺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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